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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贵州省一个彝族村落(T村)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深入探讨了中国农村

地区“多子女独居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养老困境。研究发现，该群体主要面临四大困境：经济

保障方面，养老金微薄，子女经济支持不稳定，导致收入支撑薄弱与支出压力凸显；情感慰藉方面，丧

偶、与子女空间分离及数字鸿沟导致代际联结断裂与心理需求缺失；生活照料方面，身体机能下降与家

庭支持缺位导致照料资源匮乏与应急响应不足；服务供给方面，农村医疗、养老服务资源短缺且与老人

需求不匹配，导致资源适配不足与获取渠道不畅。针对这些困境，研究提出了一个“自我–家庭–社会”

三方协同的应对策略框架：在自我层面，激活老人自身的养老潜力；在家庭层面，重塑家庭的养老功能，

明确子女责任；在社会层面，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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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 Yi ethnic village (Village T) in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elderly 
care predicaments faced by the special group of “empty-nest elderly with multiple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group is confronted with four major dilemma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meager pensions and unstabl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result in 
weak income sources and mounting expenditure pressures. In the aspect of emotional comfort, wid-
owhood, spatial separation from children and the digital divide lead to the breakdown of intergen-
erational ties and the lack of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Regarding daily care, the decline in 
physical functions and the absence of family support give rise to insufficient care resources and in-
adequat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In respect of service provision, the shortage of rural medi-
cal and elderly care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mismatch between such resources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causes poor resource adaptability and inconvenient access channels. To ad-
dress these dilemmas,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tripartite collaborative strategy framework of “self-
family-socie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ate the elderly’s own potential for self-
care; at the family leve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shape the family’s elderly care function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hildren;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fully 
leveraged to play its basic guarantee rol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
proved.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Rural Elderly with Multiple Children Living Alone, Pension Dilemmas, Pension 
Syste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十五五”时期，正处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由中度向重度演化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布局长远战略的重要窗口期。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社会议题，

而中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正经历快速且深刻的人口老龄化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与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人口预期寿命持续延长，老龄化趋势愈发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人口及总数量为 14.12 亿人。老年人口年龄分布数据为：60 岁以上人

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意味着我国已逼近中度

老龄化社会门槛。 
与城镇相比，农村老龄化问题呈现“程度更深、困境更突出”的特征。受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

力大规模外流、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因素影响，农村独居老人群体持续扩大，全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人占

比高达23.81%，其中独居老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33%，农村独居老人在全国独居老人中占比达31%。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尤为典型：他们虽有子女，却因子女异地务工、赡

养责任分散等原因独自留居农村，面临“多子难养老”的现实悖论，其养老困境在经济保障、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维度更为险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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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而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保障，更是化解农

村老龄化风险、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的总体要求，妥善解决这一群体的养老难题，不仅能直接提升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更对维系

家庭和谐、筑牢社会稳定根基具有深远意义。贵州作为西南山区省份，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交织叠

加，省际边界劳动力外流集中、地形闭塞等地域特征，多子女独居老人数量与日俱增。基于此，本文以

贵州农村为研究场域，系统剖析该群体的养老困境，探索针对性应对策略，为推进区域养老服务升级提

供实践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 

T 村是贵州省西部地区的彝族村落，毗邻云南省，距离乡镇大约 18 公里，共有 186 户 541 人，家庭

结构与核心家庭为主，父母在儿子结婚后大多选择与儿子分家。T 村人口相对分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

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该村青壮年劳动力(18~59 岁)外出务工比例达 65%以上，仅老弱妇孺留守村

内，与研究聚焦的“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高度契合。当地老人在没有失去劳动能

力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独自生活，因为这样对老人来说比较自在。 

2.2. 研究对象筛选 

目前学界对“独居老人”这一概念尚没有明确界定，结合农村实际，本研究中的农村多子女独居老

人指 60 岁及以上农村老人，无配偶或配偶已故，长期独自居住在农村，子女数量 ≥ 2 且均不在本村无法

提供日常照料，缺乏稳定家庭支持的社会弱势群体。根据该村人口结构调查，全村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共

46 人(占总人口数的 28%)，其中多子女独居老人 12 人，为本研究的核心样本池。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

取 10 位老人开展访谈。 

2.3. 数据收集 

2.3.1. 参与式观察法 
本文主要运用质性研究的思路，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法，即把自己投入到 T 村的生活，

经过长期的参与观察，了解 T 村的人事和生活。一方面，笔者亲戚长期参与 T 村村委会组织工作，对 T
村情况了解深入，为笔者提供了全面、细致的一手信息；另一方面，笔者积极参与村庄各个场所的闲谈

与活动，多角度了解事实。 

2.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于重点研究对象多次入户访谈，更深入地了解受访者的观

点。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探究农村多子女老人的养老困境，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实现养老供给

端与需求端自洽的社会愿景。以下表 1 是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结合 T 村日常生活场景、养老现状，深入分析宏

观社会变迁与本土环境对老人养老困境的叠加影响；同时针对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的一手资料，运用主题

分析法归纳出经济保障、情感慰藉、生活照料、服务供给四大核心主题，梳理各主题下的具体表现与形

成模式。最后，笔者构建了“自我–家庭–社会”三方协同应对养老困境的框架。下文将结合具体访谈

案例与观察记录，详细阐释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难题及破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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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子女数量 健康状况 家庭情况 

A 女 73 3 视力欠佳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B 女 70 5 糖尿病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C 女 75 3 高血压 子女在县城定居，不愿随子女居住 

D 男 60 3 良好 与子女关系恶劣、伴侣去世 

E 男 74 5 高血压、关节炎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F 男 64 2 良好 伴侣随务工子女照顾孙辈 

G 男 69 4 高血压 与儿子关系恶劣、伴侣去世 

H 女 70 3 耳背、白内障(看不清) 儿子、伴侣去世，多为女儿照料 

I 男 65 5 轻微脑梗 伴侣随子女照顾孙辈 

J 男 69 3 良好 子女务工、伴侣去世 

2.5. 研究理论 

本研究选取代际团结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支撑，所谓代际团结，就是指子女成年并且有了自己的职业

和家庭之后，父母和成年子女代际之间的凝聚力，代际团结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代际关系[1]。本特森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该理论，系统将代际关系划分为情感团结、规范团结、结构团结、功能团结与联结团

结五个维度[2]，为解析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提供了精准的分析视角。 
在本研究中，情感团结体现代际情感联结强度，规范团结反映社会规范对养老责任的约束力度，结

构团结取决于代际居住距离与接触频率，功能团结聚焦代际间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等互助行为，联结团

结则关乎代际沟通质量与互动效果。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本质是这五个维度的协同弱化：

城镇化导致的子女异地务工，直接削弱了结构团结的基础；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孝道观念淡化，使得规

范团结对子女养老责任的约束作用松动；数字鸿沟与子女生计压力交织，降低了联结团结的质量；而结

构、规范与联结团结的三重弱化，进一步引发情感团结的疏离与功能团结的缺失，最终形成“多子难养

老”的现实悖论。 

3. 养老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削弱了农村养老服务的人力支撑和资源供给。

这一现象在 T 村呈现出典型特征，T 村老年人考虑到对熟悉环境的依恋，即使面临外出务工子女的邀请，

仍秉承着在地化养老策略，不惜维持独居的养老生活模式，加剧了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难度。同时，伴

随乡村孝道观念的转变和村庄舆论约束的弱化，老年人获取子代养老支持的境况可能发生变化[3]。相较

于普通独居老人而言，彝族村落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体现出彝族文化与现代社会互动的显著特征。他们

的晚年生活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 

3.1. 经济保障困境：收入支撑薄弱与支出压力凸显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市养老议题率先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关注，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发

展则明显滞后。当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

持。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人收入短缺的状况，还具备高龄老年人津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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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老年人救助补贴等基本社会救助功能，但存在支付标准低的显著特征。农村养老金平均仅仅 150 元

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物价、生活成本也随之上升。养老金

难以维持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部分老人不得不通过打零工或耕种维持生计，70 岁以上仍劳作的

情况较为普遍。土地征用和流转现象破坏了农民依赖土地获得经济收入的传统途径，进一步削弱了土地

对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功能。 
A (女，73 岁)：每个月就那一百多块养老金，买袋米、买桶油就没剩多少了，更别说买药了。 
E (男，74 岁)：我现在还种着两亩地，养着两头猪呢，儿子们在城里养孩子压力大，我也不忍心让

他们给钱养老。 
理性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在决策时会基于完全理性的思考，以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用(如财富、满足度)

的最大化，受经济理性效应的冲击，当代农村中青年将“传统孝道”定义为可计算的成本效益问题，家

庭养老决策随之发生偏移，他们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培育中，本就有限的养老支持更

容易在多子女间出现责任分摊模糊、相互推诿的情况，老人养老的经济支持被进一步稀释。加之养老是

政府的责任这一观念逐渐蔓延，家庭养老责任持续恶化，相较于普通农村老人或有配偶陪伴照料、或子

女就近能提供帮扶，而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既缺乏稳定的家庭经济补给，又难以通过多子女协同获得足

够支持，养老资金供给断裂风险更高，基本生活需求的维系也更为艰难。 
B (女，70 岁)：老大说老二条件好该多给钱，说自己赚的少还得给孩子买房，老二又觉得我偏心老

大，到最后谁都不主动承担责任，我呀，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包袱了。 
G (男，69 岁)：孩子们觉得我对不起他们的母亲，现在我老了，三个儿子互相推，有的说在外打工

没挣到钱，有的说我以前偏向弟弟，赡养费一年也收不到几次，现在啊，反倒是是闺女时不时来探望，

米面油都是闺女买的。 

3.2. 情感慰藉困境：代际联结断裂与心理需求缺失 

丧偶事件在生活应激事件中被评定为产生的应激最大，人们遭遇丧偶事件后，会出现情绪哀伤、认

知颠覆和行为退缩等哀伤反应[4]。本研究中大部分农村独居老人正经历丧偶事件影响，而且很多农村地

区的死亡教育相对落后，忌讳谈论死亡问题[5]。特别是在彝族文化里认为丧偶老人身上有晦气，村民会

刻意回避往来，导致老人无法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哀伤疗愈。同时，彝族重丧葬、轻哀悼的传统习俗，压

抑了老人的情感表达，内心痛苦难以释放。而多子女独居老人的显著特点就是与子女居住环境的空间割

裂，这不仅造成亲子间物理距离的增大，更让年轻一代耗费更多的时间、经济成本去顾及老人的情感问

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子女忽视了老人的心理需求，难以及时关注到老人的情感变化，致使老人难以

获得家庭内部的情感慰藉。 
H (女，70 岁)：老伴走了三年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起以前一起过日子

的样子。 
A (女，73 岁)：家里就我一个人，白天还好，晚上特别冷清，有时候对着老伴的照片能发呆半天，

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下来了。 
研究表明，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良好的关系质量可以使老人感受到自己被关爱，减少内心的孤

独感，从而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6]。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由于的情感需求与心理慰藉往往难以得到

充分满足。一方面，受年龄与认知局限，他们难以熟练运用现代电子产品，导致与异地子女的沟通渠道

受限、互动频次不足；另一方面，子女多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生计，不仅工作强度大、空闲时间稀缺，还需

兼顾下一代的养育责任，难以投入足够精力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加剧了老人的情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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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女，75 岁)：我最常做的是坐在院子里发呆，或者早早睡觉以节省电费。一台电视机是我唯一的

娱乐伙伴。 
I (男，65 岁)：孩子们给家里通了网络，小丽(老人女儿)还给我买了手机，下了微信，后来就能接视

频了，但我不会打，想他们的时候也只能干想着，觉得自己真没用。 

3.3. 生活照料困境：照料资源匮乏与应急响应不足 

访谈发现，独居老人“煮碗水煮面、烧个洋芋就是一餐”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多子女家庭中，若父母

存在偏爱子女、家庭事务处理不公等情况，易引发兄弟姐妹间的代际矛盾。此类矛盾在父母步入老年后，

往往会演变为赡养责任的推诿，部分子女以父母偏心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直接导致老人陷入照料缺

失的困境。从养老需求来看，随着老年人体能衰退，与子女共同居住本可强化亲子间的互动支持，更好

满足日常照料需求[7] [8]。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外流造成养老主体缺位，人口快速流动导致养老主

体与客体之间出现空间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养老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了家庭代际分离，使得

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难以获得子代的持续性生活照料。此外，彝族传统养老分工以儿子为主、儿媳辅，

女儿因“出嫁后归属夫家”的文化观念，通常不承担主要照料责任。但城镇化导致 T 村青壮年男性大量

外流，传统分工模式彻底失效，老人面临照料资源匮乏的困境。 
E (男，74 岁)：我有关节炎，一次关节炎犯了，又不想麻烦娃娃，在床上躺了几天才缓过来。 
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自我照料能力随年龄增长持续下滑，部分老人因行动不便、视力听力衰退等

问题，连服药、开关电器等简单事项都存在操作困难，却缺乏专人提醒与协助。而农村地区邻里互助多

依赖人情往来，缺乏稳定的机制支撑，难以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照料支持，进一步放大了该群体的生

活照料困境。 
H (女，70 岁)：我眼睛不好，耳朵又背，说什么我也听不很清，现在年轻人那些手机我用不来，出

门买东西有时候不招人喜欢会被骂，我现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3.4. 服务供给困境：资源适配不足与获取渠道不畅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短板，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整体偏低。村级医疗资源仅依赖村医支撑，

普遍存在药品储备不足、医护专业能力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老人日常诊疗需求；而乡镇卫生所因距离

较远、挂号及就诊流程相对复杂，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受限于自身文化水平低，常常以“拖”来消极应

对身体不适。老年群体适配性较差，进一步加剧了老人看病就医的现实困境。 
B (女，70 岁)：我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测血糖，但村里的村医已经 3 年没有进测血糖的试纸了。

村医说这些东西进了也没人买，不如多进些感冒药。 
除医疗资源外，专业化养老服务供给同样严重匮乏。公办的敬老院对入院的老人有着诸多限制，民

办的养老院价格相对较高，上门提供养老照护、居家养老服务等资源较少。普通老人在经济条件的限制

下，获得非家庭养老服务的概率较小，这使得农村老人养老困境更为突出。同样，虹吸效应对专业化养

老人才队伍的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量农村人才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多为知识水平低，难以

适应城市文化的人。这一现实情况导致农村地区人才短缺，特别是服务型人才严重不足。此外，适老化

设施与智慧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村里的养老设施仅仅局限于打造老年活动中心，村级区域缺乏紧急呼

叫器、防滑改造、无障碍设施等基础配置，智慧养老手段因老人操作能力不足难以推广，进一步压缩了

老人的服务获取空间，凸显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多子女独居老人需求间的矛盾。 

4. 应对策略 

针对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构建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协同机制，明确各个主体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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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权限，有利于系统破解养老之困，合力打造老年友好社会。 

4.1. 激活自我养老潜力 

4.1.1. 经济困境：以劳动价值转化拓宽增收渠道 
农村多子女独居低龄老人仍具备一定社会生产劳动能力，立足农村发展需要助力老人实现劳动能力

向报酬获取的转换。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发挥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作用：

一方面，结合村里的公共服务需求及老人自身优势，增设护林员、村级保洁等低强度公益岗位，优先吸

纳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就业，让老人在劳动中获得稳定报酬，补充养老资金；另一方面，推动“时间

银行”等创新模式落地，鼓励老人参与邻里互助服务，如物资代购、临时照料、农业生产经验分享等，积

累的服务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村医上门诊疗、养老照料等资源，间接降低日常开支压力。 

4.1.2. 情感慰藉困境：以主动赋能构建多元联结 
面对情感慰藉困境，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以“自我丰富 + 主动联结”来主动获取情感支持，打破孤

独感与被动等待的消极状态。自我丰富指的是挖掘兴趣爱好以丰富精神生活。结合农村生活场景，重拾

或培养贴合自身的爱好，如手工品制作、养殖等，在劳动实践中活动筋骨、收获成就感，让晚年生活获

得精神寄托，减少对子女陪伴的过度依赖；主动联结指的是主动学习沟通技能以拉近代际距离。针对电

子产品使用障碍问题，通过向村内年轻人请教，掌握微信视频、语音通话等基础功能，定期向子女、孙

辈分享农村生活点滴，主动搭建情感沟通桥梁。此外，面对部分子女推诿赡养责任的情况，老人不应一

味沉溺于悲伤中，过度依赖子女情感支持，应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养老态度，同时积极调节家庭关系以

唤起子代孝行。通过回忆代际温情、明确养老诉求等方式激活子代萌生不忍心的情感，强化其伦理责任

认知，进而获取子女的养老支持[9]。 

4.1.3. 生活照料困境化解：以互助参与完善支持网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2024 年)明确将互助性养老服务作为补齐农

村养老服务短板的关键举措，为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化解生活照料困境提供了政策支撑[10]。相较于与子

女共同居住的农村老人而言，由于缺乏家庭养老的持续性支持，这类群体更需依托非家庭资源搭建生活

照料网络。对于低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而言，可以通过加入养老互助小组，为村内高龄、失能、行动

不便的独居老人提供陪同就医取药、日常卫生清扫、重体力活协助等照料服务，积累的互助资源并建立

情感联结，在自身养老能力下降时，获得其他成员的反向照料。这种参与不仅能填补农村养老服务缺口，

更能形成“今日我帮人、明日人帮我”的良性循环。 

4.2. 重塑家庭养老功能 

4.2.1. 经济困境：强化家庭赡养机制，夯实子女经济责任 
尽管当前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但村庄作为熟人社会的核心特质并未消失，

内部仍维系着紧密的共同体，熟人社会的氛围使村庄舆论的约束与影响在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11]。有

追求的村民需要保持好名声来保证自己处于“道德分层”的上层，这样才可以在村庄中占据有利位置，

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12]。面对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存在子女家庭责任分散、推诿扯皮的养老痛点，一是

可以通过村庄舆论来约束其不孝行为，监督履行养老责任。履行经济责任可结合当地生活成本、子女经

济状况，制定差异化赡养费参考标准，明确各子女的支付金额、频次及方式，避免凭个人意愿随意支付、

子女间相互攀比或推诿责任的情况。二是建立多层级监督机制，由村委会、村民代表、红白理事会组成

专项监督小组，定期排查老人赡养费落实情况，对推诿拒付、支付不足的子女进行约谈调解；对调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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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联动乡镇司法所、民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依法督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保障老人经济权益。三

是探索赡养激励政策，将子女赡养情况与村级福利分配、宅基地审批、征信评价等挂钩，对按时足额支

付赡养费、主动承担养老责任的子女，给予村级荣誉表彰或政策倾斜，提升家庭赡养的主动性与稳定性。 

4.2.2. 照护困境：增加家庭养老分工合理性，吸纳女儿参与养老 
家庭作为养老责任的核心主体，其照料功能的发挥对多子女独居老人尤为关键。实际上，由于部分

成年儿子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务工，无法照料父母的生活，有些儿子把照料

父母的任务交给自己的配偶承担，但这种托付往往难以达到养老照料效果。面对老人养老质量的不尽人

意，女儿愿意并有能力赡养父母，承担照料责任，但老人迫于社会舆论，不愿意让儿子受到道德谴责，

依旧选择独居养老，并拒绝女儿过多的照料支持，不希望给女儿的生活带来过多负担。女儿参与父母养

老事务，减少了单一家庭养老带来的赡养压力，强化了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同时丰富了老年

人的养老资源，有助于提升养老质量[13]。吸纳女儿参与照料，破除观念壁垒是重中之重，政府及相关部

门可通过举办法律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利用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向农村居民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关于继承权男女平等的规定，让农民了解女儿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与儿子同等

的继承权。在家庭财产分配中合理兼顾女儿的财产利益，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才能真正增强女儿参

与养老的内在动力与合理性，推动女儿参与养老照料。 

4.2.3. 精神慰藉困境：重塑孝道文化，建立家庭精神关爱系统 
孔子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

别乎?”意即子女孝顺老人，既要满足衣食需求，更要内有尊敬之心和感情体贴。如果没有诚心的尊敬和

恭敬的礼仪，那赡养老人和畜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老年阶段的福祉来源于子女的“反哺”，子女陪伴

给予的养老慰藉是无法替代的。多子女家庭中家庭矛盾往往会阻碍精神慰藉的传递，尤其是存在财产分

配不均、父母偏爱等问题的家庭中，子女与老人、子女之间产生隔阂难以消弭。老人需主动放下执念，

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每位子女，不刻意比较子女的付出，多肯定子女的孝心，通过回忆代际温情、强

调家庭凝聚力等方式，化解过往矛盾；子女则需摒弃责任推诿的心态，正视赡养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主

动关心老人的情感需求，不因过往分歧忽视对老人的关怀。此外，距离并非情感疏离的必然原因，关键

在于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双方可以通过一周一次的视频电话让彼此感受自己深度参与对方生活，提高

关系质量。而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质量不仅可使老人感受到自己被关爱，减少内心的孤独感，从而降低

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14]。 

4.3. 发挥社会保障作用 

4.3.1. 经济困境：完善政府政策，增强对多子女独居老人的经济支持 
对于独居老人而言，经济来源与养老生活质量直接挂钩，是影响养老水平的重要因素[15]。虽然目前

政府有实行一些针对老年人的福利补助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全面，无法顾及所有的老人。因此，

需要根据我国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群体现状，制定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福利政策，逐步缩小

城乡养老保险待遇差距，根据物价动态调整农村养老金，确保购买力不缩水，减轻老人的经济压力。除

了增加福利补贴，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土地流转对养老资金的保障也格外重要，积极探索“土地养老”

补充模式，对土地被征用的老人，优先保障其养老安置与经济补偿，确保土地经济保障功能不弱化。 

4.3.2. 情感慰藉困境：链接社会资源，多维舒缓孤独情绪 
破解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情感孤寂问题，需系统性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通过文化引导、主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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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互动构建全方位情感支持网络，切实满足老人精神需求。树立良好的舆论导向，加强新型孝文化的

宣传与教育。引导相关部门借助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工具，定期宣传敬老爱老的先进人物事迹，鼓

励相关媒介增设精神养老专题栏目，设立“敬老爱老爱心热线”。学校定期组织“敬老人、献爱心”志愿

小组走进养老院及农村老年活动中心，通过表演文艺节目、生活帮扶、倾听谈心等形式，增强双方的互

动交流，使老年群体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企事业单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特殊节日组织员工下乡

慰问独居老人，通过陪伴聊天、协助使用智能设备、讲述外界新鲜事等方式，为老人增添生活乐趣，填

补情感空缺。 

4.3.3. 服务供给困境：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取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自然分工，养

老方式也将由家庭养老为主向家庭和社会共同支撑转变，因此，需要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提高村医薪酬待遇，鼓励青年力量加入村医队伍，加大资金投入，不断丰富药品供给，

满足老人日常药品需求；服务供给方面，增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推动“互联网+”与养老结合，建立养

老服务平台和老人健康记录，定期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较高的老人提供服务，包括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洗澡、理发、修面等；在服务质量保障方面，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通过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岗前培训、能力提升培训和技能比赛，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此外，还

需积极探索陪诊机制，为农村多子女独居这类家庭养老服务缺乏的老人，提供就诊、就医等相关服务[16]。 

5. 研究者的反思 

本研究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得以顺利开展得益于笔者亲戚长期参与 T 村村委会工作这一特殊身份，

但这一关联也可能引发两方面偏差，其一为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偏差，访谈对象与村委会存在日常工作交

集，可能因顾及熟人情面，刻意回避或弱化部分如子女赡养责任推诿的具体细节、对村集体养老服务的

不满等负面信息，同时可能过度强调自身困境以寻求村集体的更多关注，导致部分原始资料的客观性受

到影响；其二为观察视角的局限性，笔者通过亲戚进入研究场域，初期易受亲戚对村落情况的认知影响，

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可能忽略与研究核心问题相关的隐性信息，且在参与村庄活动时，部分村民因笔

者与村委会的关联，表现出刻意配合的行为，难以观察到老人养老生活的真实状态。 
为最大程度减少潜在偏见，保障研究质量，本研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一是采用三角互证法，将半

结构式访谈资料、参与式观察笔记与村委会留存的人口结构统计、养老金发放记录、村委会赡养纠纷调

解档案等客观数据进行交叉验证，通过多源数据的一致性检验提升结论可信度；二是延长田野工作周期，

累计在 T 村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实地研究，而非短期突击调研，初期通过亲戚建立初步信任后，逐步脱离

“村委会关联者”的身份标签，以独立研究者的角色参与村庄日常，在农忙、节庆、日常闲谈等不同场

景中反复观察、多次访谈，待访谈对象放松警惕后，获取更真实的想法与信息；三是坚持反思性日志记

录，研究全程详细记录每次访谈、观察的场景、过程，以及自身的情绪变化、认知偏差倾向，定期梳理日

志，审视是否因亲戚关系或个人主观判断影响了对资料的解读，及时调整研究思路与分析视角。 

6.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贵州农村 T 村为调研场域，通过参与式观察法与半结构式访谈法，聚焦农村多子女独居老

人这一特殊群体，系统剖析其养老困境及应对路径。研究发现，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面临经济保障薄弱、

情感慰藉缺失、生活照料匮乏、服务供给不足四个养老困境。破解上述困境需构建“自我–家庭–社会”

三个主体协同养老的体系，针对性解决对应的养老困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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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llaborative pension system 
图 1. 协同养老体系 

 
此外研究样本仅聚焦贵州西部一个彝族村落，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未能对养老困境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未来研究可扩大调研范围，涵盖不同地貌、经济发展水平的

农村地区，结合量化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各因素对养老困境的影响权重。 
总体而言，农村多子女独居老人的养老困境是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与乡村社会转型交织的产物，困

境的解决并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唯有构建多方协同、权责明晰、供需适配的养老格局，才能让农村多

子女独居老人安享晚年，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筑牢民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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